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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

授，一生的学术成就很突出。周一良先

生与季羡林先生在大学里是同事，也是

很好的朋友。依一般的看法，二位先生

一个在东方学系，一个在历史系，专业

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实际的情况是，两

位先生的研究，很多地方相互关联。而

且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让两位先

生在研究上相互关联、相互注意的，大

多是一些近代东方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或者关键节点。

1979年秋，我有幸考入当时中国社
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

读研究生，导师是季羡林先生，从此在

燕园学习和工作，直到今天。也很有幸

的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直到周先生去

世，我跟周先生一直有不少往来，大多

是请教学术上的一些问题，有时也随意

地谈谈其他的事。1987年5月，我的博士
论文完成，周先生是论文的评阅人之一，

正式答辩时，又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周

先生在燕东园的家，是我不时要去的地

方。现在回想起来，周先生去世前，我

在北大，最亲近和接触最多的师长，第

一是季先生，第二就应该是周先生了。

1995年8月7日上午，周先生打电话
给我，让我去他家。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燕东园。进周先生家，坐下后，周先生

说：“我有一些以前在美国买的书，讲佛

教或是印度，都是外文的。我现在要搬家

了，这些书对我现在也没多大用了。你可

能还有用，就给你吧。今天你就拿走。”

书已经准备好，一堆，放在周先生身边。

我一时真是既惊且喜。此前周先生每出

一种书，就会给我，但周先生几十年前

在美国买的专业外文书，现在也要给

我，是我没想到的好事，我能不高兴吗？

下面我把这些书列出来，同时对书

的情况稍作说明。书的排列依书中周先

生记载的买书时间为序。

1.Buddha.Sein Leben,SeineLehre,
SeineGemeinde,作者 HermannOlden 
berg,StuttgartundBerlin,1914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

年五月二日购自纽约，记于剑桥”。

这是19世纪末欧洲佛教研究的一部
名著。HermannOldenberg（1854—1920）
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教授，研究梵文巴

利文文献及佛教历史，以校订和研究巴

利文律藏最为著称。他的这本书，最早

出版于1881年，其后多次重印。书中的
材料，主要取自巴利文献，堪称那个时

代佛教研究的经典之作。周先生购买

的，已经是1914年在斯图加特和柏林的
第6次重印版了。周先生买的应该是旧
书，因为封面下方贴有小签，看起来像

是纽约的一家书店的签条。书中有许多

铅笔画的重点线，不知是此前的读者还

是周先生划出的。

2.ManualofIndianBuddhism,作 者
HendrikKern,GrundrissderIndo-Aris 
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EncyclopediaofIndo-AryanResearch），
III.Band,8.Heft（第三组第 8本），

Strassburg，1896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七月从纽约Steckert书店买到，记于剑桥”。

这是19世纪末在德国出版的有关印
度学研究的一套丛书GrundrissderIndo-
ArischenPhilologieundAltertumskunde
（“印度雅利安语文学及古代研究”）的

一种。丛书由德国学者G.B?hler主编，
学术水准很高，在当时的印度学界很有

名。丛书的英文名则是Encyclopediaof
Indo-AryanResearch。丛书前后二十多
年间出版了大概三十多种。书的出版地

是施特拉斯堡，当时属于德国。书的作

者是HendrikKern（1833—1917），荷兰
人，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印度学和东方

学的学者之一。上个世纪在莱顿大学的

一个研究印度和东南亚的研究所一度以

他的名字命名。Kern的这部书也是当时
研究佛教的一部名著。

3.RechtundSitte,作 者 JuliusJolly,
GrundrissderIndo-ArischenPhilologie
undAltertumskunde的一种，II.Band,

8.Heft，Strassburg，1896
无题记。

封面已掉，或许有过题记，现在看不

到了。这也是“印度雅利安语文学及古代

研究”的一种，因此与前一本书放在一起。

4.AspectsofMahāyānaBuddhism and
ItsRelationtoHīnayāna,作者Nalinak 
shaDutt,London,1930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三十二年

三月二日从伦敦买到，记于剑桥”。

这是印度学者NalinakshaDutt的著
作。集中讨论印度的大乘佛教，这是最

早的西文著作之一。当时欧洲研究佛教

的权威，比利时根特大学的Louisdela
Vall?ePoussin教授为这部书写了前言。
NalinakshaDutt的著作很多，研究佛
教，也研究佛教梵文文献。他是最早参

与整理三十年代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尔

地区的吉尔吉特发现的梵文写本佛经的

学者之一。

5.TheBodhisattvaDoctrinein Bud 
dhistSanskritLiterature,作者HarDay 
al,London,1932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三十二年

三月二日从伦敦买到，记于剑桥”。

这也是印度学者的著作，也是讨论

印度大乘佛教，重点是根据佛教梵文文

献讨论大乘佛教菩萨的观念。

6.EarlyBuddhistMonachism,600B.C.-
100B.C.,作者SukumarDutt,London,1924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三十四年

十月从纽约买到，记于剑桥”。

这也是印度学者的著作。研究印度

佛教寺院制度的西文著作中，这是最早

的著作之一。

7.IndianStudiesinHonorofCharles
RockwellLanm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20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三十三年

十月三日买于剑桥”。

这是为哈佛大学的Wales讲座教授
CharlesLanman（1850—1941）出版的纪
念文集。Wales讲席专门为梵文教学所设
立。Lanman在哈佛任教多年，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俞大维、陈寅恪和汤用彤等都

跟随过他学习梵文和印度学课程。

8.TheJataka-Mala,StoriesofBuddha’s
FormerIncarnations,otherwiseentitled
Bodhisattva-Avadāna-Mālā,byArya-
?ūra,criticallyedited in theoriginal
SanskritbyDr.HendrikKern,TheHar 
vardOrientalSeries,VolumeOne,1943

扉页题记：“三十五年二月买于哈佛

合作社”。

这是“哈佛东方丛书”的第一种。

CharlesLanman教授是“哈佛东方丛书”
的发起人，也是丛书最早的主编。书名

在封面上印作Jataka-Mala，但这仅仅是
封面，书中还是印作Jātaka-Mālā，正文
全部使用天城体。Jātaka-Mālā是著名的
梵文佛教经典，校订者Kern，荷兰人，是
更早时代欧洲最有名的梵文学者之一，也

是前面那本ManualofIndianBuddhism
的作者。书中Kern的前言写于1890年。
列入“哈佛东方丛书”后，第一次印刷

是在1891年。周先生的书是第三次重
印，离Kern写前言已经五十多年了。

9.BhagavadGītā,translatedandinter 
pretedbyFranklinEdgerton,VolumeI,
TextandTranslation,TheHarvardOrien 
talSeries,VolumeThirty-Eight,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44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三十五年

七月买于剑桥”。

这是“哈佛东方丛书”的第38种。
BhagavadGītā即《薄伽梵歌》，是印度教
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翻译和解读者Frank 
linEdgerton也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梵文学
者，我下面还要提到。

10.BhagavadGītā,translatedandinter 
preted by Franklin Edgerton,Volume
II,InterpretationofBhagavadGītāand

“TheSongCelestial”bySirEdwinArnold,
TheHarvardOrientalSeries,VolumeThir 
ty-Nin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4

这是前书的第二册，因此扉页没有

题记。序号接上，编为“哈佛东方丛

书”第39种。

11.WeiShihErShihLun,TheTreatise
inTwentyStanzasonRepresentation-on 
lybyVasubandhu,translatedfrom the
ChineseVersionofHsuanTsang（玄奘）
TripitakaMasteroftheTangDynasty,by
ClarenceH.Hamilton,AmericanOriental
Series,Volume13,AmericanOrientalSo 
ciety,NewHaven,Connecticut,1938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三十五年

七月三日从新港买到”。

这是玄奘翻译的《唯识二十论》的

英译。《唯识二十论》是印度中世纪佛教

大师世亲的著作，也是佛教瑜伽行派最

根本的经典之一。这本书是美国东方学

会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丛书”的第13种。
新港在美国东海岸的罗德岛。在记

载有购买时间的书中，这一种，加上前

面所列的两种，时间最晚，几乎已经到

了周先生离开哈佛回国的前夕。

以下还有5种，周先生没有记下买书
的时间和地点，但从书的内容以及出版

年代推测，买书的时间应该与以上列出

的书大体一致。

12.A RecordofBuddhisticKingdoms,
beinganAccountbytheChineseMonk
Fa-hienofHisTravelsinIndiaand
Ceylon（A.D.399-414）,Oxford,1886

扉页题记：“一良读过”。

这是 《法显传》 的英译本，译者

JamesLegge（理雅各，1815—1897）。《法
显传》往往又被称为《佛国记》，Legge使
用的是后一个书名。英译根据的是日本安

永年间的一个重刻本，由当时在欧洲留学

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条文雄提供给Legge。
重刻本的底本，则是高丽藏本。在Legge
的译本出版前，《法显传》已经有一个法

译本，两个英译本，Legge的是第三个英
译本。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提到

和用得最多的，就是Legge的这个译本。
在周先生送我的书中，这部书出版

年代最早，而且是原版，至今已经136
年，大致可以归入珍本的行列。

13.TheVaisesikaPhilosophy,according
totheDasapadārtha-Sāstra:ChineseText
withintroduction,translationandnotes,by
H.UI,London:RoyalAsiaticSociety,1917

无题记。

这是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胜论派的

经典《胜宗十句义论》，论师慧月造，唐

代玄奘翻译为汉文。梵本今已不存，日本

学 者 宇 井 伯 寿 （UiHakuju， 1882—
1963） 因此把玄奘的汉译本翻译为英
文，加上他自己的研究，供研究印度哲

学的学者使用。宇井伯寿的这一工作，

为当时欧洲的印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

新材料。宇井伯寿是上个世纪前期日本

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的一位著名人物。

民初以来中国的佛教学研究，很多地方

受到他的影响。

14. Dasabhūmikasūtra et Bodhisattv 
abhūmi,作者Dr.J.Rahder,Paris-Lou 
vain，1926

无题记。

这是依据《十地经》讨论菩萨十地

的著作，作者为法国学者。

15.SanskritHistoricalPhonology,A
SimplifiedOutlinefortheUseofBegin 
nersinSanskrit,作者FranklinEdgerton

扉页题记：“周一良”。

这是《美国东方学会学报》出版的

一种增印本 （Supplement），标为第 5
号，出版时间是1946年。书很薄，仅仅
31页，只能说是一本小册子。周先生
1946年8月离开哈佛，启程回国。这时这
本书刚出版，是很新的出版物了。

Edgerton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
授，主要研究梵语，尤其是佛教梵语，他

自己或者说当时一般称作佛教混合梵

语。Edgerton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在1953
年出版了一套两大册的BuddhistHybrid
SanskritGrammarandDictionary。上册
为Grammar，下册为Dictionary。这套书
至今仍然是研究佛教梵语和印度中世语

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周先生买到这个

小册子的时候，Edgerton的那两册大书还
未出版，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后来出版

的大书的前奏。

有意思的还有，季羡林先生1956年
发表过他那篇有名的文章《原始佛教的

语言问题》，接着在1958年又发表了《再
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先生在写第

一篇文章时，没有见到Edgerton的Gram 
mar与Dictionary。但季先生在写后一篇
文章时，就见到了Edgerton的书。Edgerton
在Grammar中引用到季先生四十年代在
德国发表的两篇论文。一些问题上，Edg 
erton与季先生意见不一致。季先生坚持
自己的意见，对Edgerton做了言辞颇为激
烈的批评。

16.AlphabeticListoftheTitlesofWorks
intheChineseBuddhistTripitaka,be 
inganIndextoBunyiuNanjio’sCata 
logueandtothe1905KiotoReprintof
the BuddhistCanon,Prepared by E.
DenisonRoss,Calcutta,1910

扉页题记：“一良藏书”。

但笔迹与早期的笔迹明显有差异，

更像是晚年的笔迹。

这是对照著名的南条文雄目录以及

京都1905年印佛藏所编出的一部依拉丁
字母排序的佛藏目录。

除了以上16种书以外，那天周先生
送我的书，还有另外的两种，出版是在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虽不是他在哈佛

时所买，但也是很有价值的书。

17.LesAspects?conomiquesduBoud 
dhismedanslaSoci?t?chinoiseduV
auXSi?cle,作者JacquesGernet,?cole
Fran?aised’Extr?me-orient,Saigon,1956

扉页题记：“法国日和耐教授见赠于

巴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良记”。

日和耐即谢和耐（1921—2018）。这
也是西方研究佛教与社会经济、社会生

活关系的一部名著，出版以后，极得好

评。1956年9月2日到8日，周先生与时
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还有

夏鼐、张芝联一起，出席在法国巴黎召

开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谢和耐的

书，这时刚出版，估计此时谢和耐也是

刚拿到书不久，就送给了周先生。

18.BuddhistConquestofChina,the
SpreadandAdaptationofBuddhism in
EarlyMedievalChina,作者ErikZ?rch 
er,Leiden,E.J.Brill,1959

书分两册，第一册是正文，封面题

记：“周一良，一九五九年六月收到”。第

二册是附录，包括注、文献目录和索

引，扉页题记：“荷兰徐利和先生见寄，

一良记于北大，一九五九年六月”。

徐利和即荷兰学者许理和（1928—
2008）。这部书也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研
究中国佛教史的名著。周先生认识许理

和，估计应该是在1955年8月莱顿举行
的第八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或者也包

括次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九次青年汉
学家会议上。1955年和1956年许理和见
到周先生时，博士还未毕业。1959年他
博士毕业，这部书是他的博士论文，是

他出版的第一部书，也是他的成名之

作。书出版后立即就寄给了周先生。

周先生在题记中把“许理和”称作

“徐利和”，可能说明，当时许理和的汉名

还没有完全定型。

周先生收到许理和的书后，确实也

认真读了。现在的书中，有周先生阅读

时写在书上的一些批语。在160页与161
页之间至今还夹有三页打字纸，上面密

密麻麻写有周先生读书时做的笔记，认

为许理和书中对原文的翻译有些部分值

得改正。笔记一共20条。
与周先生送我的许理和的这部书有

关，还有一点故事可以补充。1996年12
月，我从德国到莱顿，参加一个关于安

世高的研讨会。会结束后，12月21日，
星期六，也是冬至日，家住莱顿的施舟人

（KristoferSchipper，1934—2021）教授，
开车带我去看许理和。许理和早已退

休，住在离莱顿不远的一处乡下。见到

许理和，谈话中我说：“Z?rcher先生，我
读过您的BuddhistConquestofChina。您
三十多年前送给周一良先生的那本书，

三十多年后，周先生送给我了。”许理和一

听，很高兴，告诉我，这本书不久前翻译

成了日文，刚在日本出版。他立即拿出一

本日译本，签上名，送给了我，还说，日

译者在翻译时跟他商量过，与过去的英

文本比较，有新的修改和增补。日译本

出版的时间是1995年，面世不过刚一年。
许理和送我这本书的日译本，是我

事前没想到的，真让我惊喜异常。

许理和是学术前辈，也是世界有名

的学者。我有幸见到他，同时还有幸得

到他的赠书。但如果最早没有周先生送

书给我，大概许理和也不会想到送我

书。天下的人与事，其间的因缘，想起

来实在是很奇妙。

（作者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

心教授） ■

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

我在乐清市岭村村干部郑贤孟的
带领下来到野夫西路11号，这是一座
三合院式传统建筑，门台外墙上挂着
“郑野夫故居”的牌子。故居整体格局
依然保存，还可见雕工精细的石础和厚
重光滑的青石阶。

1909年，野夫降生在这座老宅。
野夫姓郑，幼年时取名毓英。父亲郑绶
卿精通医术，开设药铺，生意兴隆。野
夫从小衣食无忧，年少时上过几年私
塾，此后父亲送他到乐清县立第一高等
小学读书，取学名邵虔，早早接触到新
文艺和进步思想。1928年，野夫得到
父亲支持，背起包袱离开市岭村，坐船
前往上海。野夫离开后，很少回老家。
在将近一个世纪里，野夫故居跟随时代
的变迁，更换了诸多主人。

野夫到了上海，得到已在上海立
足的表兄蔡雷渊的帮助，到中华艺术大
学深造，学习西洋画。此校创办时间虽
不到两年，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
年，拥有众多名师，校长为陈望道，教务
长为夏衍，是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的大本
营。此时野夫读到了由“朝花社”选印
的《艺苑朝花》，接触到外国画家的木刻
作品，大开眼界，激发了他浓厚的兴趣，
他也开始了木刻创作。

关于野夫，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恐
怕就是他与鲁迅的关系。1930年

2月21日和3月9日，鲁迅两次到中华
艺术大学演讲，两人由此建立了亲密的
师生情谊。

1931年8月，鲁迅自费举办暑期木
刻讲习会，组织学生观摩各国画家的版
画，野夫是学员。1932年5月，野夫与
江丰等发起成立春地美术研究所，8月
与顾鸿干等发起成立野风画会，鲁迅均
有捐款，并应邀讲演。野夫作为中国左
翼美术家联盟的主要成员，经常与友人
灵活地开展各类革命美术活动，举办木
刻作品展览会，鲁迅不仅前往参观，且
购买作品以示支持。

野夫从1933年开始给鲁迅寄自己
的木刻作品，不断得到指导。《黎明》表
现了一个清洁工人在大都市的黎明中
劳作的场景，鲁迅的评价是“构图活泼、
光暗分明”。《水灾》共有二十幅，画风模
仿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风格，过多运
用黑白块面对照。鲁迅回信指出：作为
大众美术的木刻画，应从中国古代木刻
绣像图的线描方法入手，不能专去模仿
生硬的黑白对照……这封信有1500多
字，写满五页纸，是鲁迅给野夫信札中
最长的一封。野夫认真反思后开始了
新的探索，之后创作的木刻连环画《卖
盐》，更多地融入了传统的线条手法，阴
阳线条交织出现，大大提高了表现力。

鲁迅收藏有野夫的许多幅木刻作
品，如《搏斗》《宣传》《流浪少女日记封
面插图》。1934年3月，鲁迅和宋庆龄
收集的木刻和绘画作品在法国巴黎展
出，鲁迅给野夫写信说，“在所收集的作
品之中，我又选了一回，一共五十八
幅”，其中野夫的作品就有六幅。1935

年元旦，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举
行，展出作品四百多幅，其中一百来幅
是鲁迅收集的，野夫有十一幅作品参
展，鲁迅给野夫的一次回信中，提到这
次展览是“开始向旧艺术猛冲”。

1936年10月2日，野夫参与筹备
的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顺利
展出。10月8日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下
午三时许，鲁迅来到会场，在场的青年
一拥前去，围住了他。展览会后的第十
一天，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野夫在
悲痛中创作木刻《鲁迅精神不死》。在
鲁迅的诸多肖像画中，野夫创作的这一
幅极具个性和美感。鲁迅面含微笑，一
手夹着香烟，一手握着钢笔，一股内在
的坚毅和热忱油然凸显于姿态中。

野夫正式使用“野夫”之名，要从
1937年他筹备第三回全国木刻展

览会说起。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野夫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而后回到
家乡乐清。9月，乐清县城区战时青年
团成立，野夫和王鸣皋负责组织话剧宣
传队、木刻小组和油画小组等，主编抗
战刊物《砥柱》。1938年，野夫和王良
俭一起成立春野木刻研究会。这时的
野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地下
党的县团部特支书记。不久，野夫被捕
入狱，经营救出狱后，为逃避追捕，正式
使用“野夫”这一笔名。他转赴丽水、云
和、上饶、崇安等地，与同道不辞辛劳，
成立七七版画研究会、浙江战时木刻研
究社和木刻函授班，创办木刻用品社、
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等，继续以发展
木刻为己任，艰辛创业、接力奋斗，投身
抗日救亡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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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周一良先生诞辰110周年

学林

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大学学习，前后接近七年，这是他一生求学中很重要的一
段经历。依周先生自己的讲述，他到哈佛学习，当时是由燕京大学派出，身份是
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助生。燕京大学最初为他在哈佛设定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他到
哈佛后，自己要求调整为日本语言文学和梵文。对于日语和日本文学，周先生原
来就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没有感觉到任何困难。梵文的学习则是从头开始。后一
项课程的开设，不在远东语言系，而在印度语文学系。周先生讲，他在梵文的学
习方面，花的气力颇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拼了命”的。

周先生当时的梵文老师，是WalterClark教授。WalterClark（1881—
1960）是CharlesLanman的学生，Lanman退休后，1927年，他接下了哈佛梵文
教授，也就是一般所称的WalesProfessor的位置。1920年，陈寅恪在哈佛，学习
梵文，老师就是Lanman。这种情形，颇似当年季羡林先生到德国学习，老师是
ErnstWaldschmidt，Waldschmidt的老师，是HeinrichL?ders。季先生在清华上
过陈寅恪先生的课。陈先生更早时候在柏林学习梵文，老师正是L?ders。

我以为，上面列举的那些书，虽然数量不多，留存下来，其间也不排除有某
些偶然的因素。周先生在哈佛学习，读过的书，数量当然会大大多于上面列举出来
的这些。他当时在美国购买的西文书，也未必就只是他送我的那16种。但我手里
的这16种书，他带回了中国，并且细心保存了几十年，到最后才送我，足见周先
生对这些书是重视的。这些书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反映周先生当年在哈佛学习和
做研究的兴趣和关心的问题，由此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周先生以及他们那一代学
人的学术经历和赖以成就的大的学术背景。

从这些书的性质和内容，结合已经知道的周先生在哈佛学习时其他的情况，
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周先生当时在学术上关心的一些问题。

第一、欧洲基本的印度学与佛教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例如上面列出的第
1、2种书。这两种书，周先生买得最早，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了解学科方面的基
础知识。第二、他同时还关心当时佛教研究中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例如大小乘
与部派的性质、佛教寺院的规制。例如上面列出的第4、5、6种书。第三、关注
佛教的语言和梵汉佛典的翻译问题。例如上面列出的第8、11、13、14、15种书。

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周先生归国以后最初三年内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
1947年发表的《翻译佛典中的两个虚字》《能仁与仁祠》《论佛典翻译文学》，
1948年发表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与译者》等。

当然，很清楚的还有一点：这些书，与周先生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大多都有
或多或少的关联。周先生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antrism inChina（《唐代
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涉及的是一个典型的既与印度相关，更与中国相关的佛
教史研究的题目。即使后来周先生几乎完全放弃了在这方面的研究，但他仍然保
持着相当程度的关心。周先生在国际学术界最初的名声和影响，实际上就由此而
生。我去周先生家，跟周先生谈的，大多也是这类的话题。对于佛教研究，周先
生即使是在晚年，仍然保留有一定的兴趣。

以上是周一良先生在哈佛购买的西文书的大的背景情况。

▲周一良所藏研究佛教
寺院制度的著作

 《法显传》理雅
各英译本，扉页题

记：“一良读过”

 谢和耐赠周一良《中国
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周一良（191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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